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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面临列入濒危名录

世界遗产名录上的“世外天堂”

1850年至1863年间，一名英国医生亨利·奥德菲尔德
(Henry Ambrose Oldfield)在尼泊尔绘制了许多风景画。
这引起了外部世界对这个被“雪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
的“世外天堂”的兴趣。

1965 年春天，奥地利建筑师卡尔·普施 （Carl Prus-
cha） 受联合国派遣来到尼泊尔。他的工作是为当地未来
发展规划城市构架，但很快却被这里的文化古迹深深吸
引住了。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他组织开展了
面向加德满都谷地自然环境与文化遗产的调研，范围涵
盖尼泊尔80%的文化遗产项目，包括888处单体建筑、34
处遗产区 （宗教建筑群）、32处保护区 （村庄及城镇） 以
及24处自然保护区。

在20世纪70年代，当地的社会生活还相对闭塞。当
卡尔最终想把调研报告打印出来的时候，在整个加德满
都谷地甚至很难找到打印店。几经周折，才在加尔各答
找到了当时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打印机。1975 年，卡尔
出版了《加德满都谷地-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档案》

（《Kathmandu Valley-The preservation of physical envi-
ronment and cultural heritage-a protective inventory》）。紧
接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在 1976
年派遣专家，着手准备 《加德满都谷地文化与自然遗产

保护总体规划》并提名了7处文化遗产点。1979年，这7
处文化遗产点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然而，从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之初，加德满都谷
地就面临多方面的困境。

尼泊尔位于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交界处，地壳活

跃，在历史上屡遭地震侵袭。据学者描述，1934 年的大
地震曾造成 8 万间房屋倒塌和 8000 人死亡。在震后重建
的过程中，混凝土、钢筋、大理石等新型材料大量替换
了砖、石、木材等当地传统的“纽瓦丽”建筑材料。这
种“换血”过程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城市的形态与肌理。

此外，缺少规划的城市化发展和旅游业的兴起也日渐威
胁着谷地的遗产。所以，就在“加德满都谷地”列入世
界遗产的同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发起了“加德满
都谷地保护国际行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Kathmandu Valley），号召各国为保护
尼泊尔的文化遗产作出贡献。从那时起，各国政府和国
际组织就一直对“加德满都谷地”文化遗产提供援助并
持续至今。

链 接：

加德满都谷地遗产包括：加德满都、帕
坦和巴德岗三杜巴广场、斯瓦扬布纳特寺、
博达哈佛塔、帕舒帕蒂寺以及昌古·纳拉扬
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该项遗产的
真实性借由古迹的独特形式、设计、材料和
实物得以保持，展现了先进的传统工艺，并
处在传统城市或自然环境之中。虽然加德满
都谷地经历过大规模城市化，但这些历史建
筑群和边界内很大一部分的传统城市肌理的
真实性得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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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在巴黎召开的第 27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因
保护管理状况逐步恶化，“加德满都谷地”文化遗产被列
入了《濒危遗产名录》。

尼泊尔政府在 2003 年提交给世界遗产大会的报告
中，将遗产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解释为“高速发展的城市
化以及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对建筑、
城市与环境遗产的侵蚀”。尼方为此重新制定了整体管理
计划，规定了遗产核心区和缓冲区的边界，努力改善遗产
的保护状况。2007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ICOMOS

（世界遗产委员会） 专家考察了加德满都谷地，认为当事
国一直致力于整体管理系统的建设，积极协调文化遗产保
护修复工作，在处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复杂挑战的表
现，在多个方面具有模范性。根据委员会建议，在同年举
行的第 31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加德满都谷地遗产从濒危
遗产名录中移除。

2015年 4月 25日，尼泊尔发生 8.1级地震，震后一个
月内又发生多次4级以上余震，造成境内多处文化遗产遭
到巨大破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即派出专家组调查尼泊
尔世界遗产受损情况。同年7月，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在
德国波恩举行。世界遗产委员会再次提议将加德满都谷地
遗产列入 《濒危遗产名录》，遭到了尼泊尔政府的坚决反
对。在此后连续3年的世界遗产大会期间，围绕这一议题
各方争执不下，场面甚至很激烈。在 2019 年的大会上，
来自阿塞拜疆的大会主席罕见地动用了主席权力，要求在
决议里明确：2020年是加德满都的最后机会，如果再没有
实质措施，就必须列入濒危。

在地震发生一个月后，中方派出防灾减灾专家评估组
赴尼调研。国家文物局选派文物专家负责加德满都、巴德
岗、帕坦三市世界文化遗产灾后调查评估工作，提出文物
保护拟援助修复项目建议。同年 10 月，受商务部和国家
文物局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派工作组赴尼泊尔进行
现场勘查。中方工作组与尼泊尔文化旅游与民航部考古局
就项目可行性达成初步共识，确定选定尼泊尔加德满都杜
巴广场九层神庙建筑群为援助修复对象。

2017年8月15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尼泊尔政
府副总理兼外长马哈拉共同出席了中国援助尼泊尔加德满
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修复项目开工仪式。

截至2019年，加德满都谷地已连续4届
在世界遗产大会上被 ICOMOS 建议“列
濒”，然而尼泊尔方面坚决反对的态度也从
未动摇并通过积极寻求国际支持来加快修
复。此外，2020年2月，尼泊尔向世界遗产
中心提交的最新版震后加德满都谷地遗产
保护报告显示，尼方还将通过成立一个国
际 科 学 委 员 会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的方式建立协调机制，协调在
尼泊尔开展援助工作的各国际组织与机构。

在 2015 年大地震后，尼泊尔向中方提
出震后援助清单，其中就包括修复震损的
文化遗产。

延伸阅读：

寻求国际社会帮助

袁濛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馆员，援尼泊尔文物
保护工作队成员。

九层神庙建筑群是哈奴曼多卡宫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九层神庙和四层

“回”字形院落罗汉院 （Lohan chok） 构成，两者并非始建于同一时期。九

层神庙建筑群于 1934年地震时曾受到严重破坏，20世纪 70年代曾被英国

和德国建筑师修复过。
（图案选自《援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修复项目深化设计方案》）

左图：2015年大地震使
九层塔上部垮塌，东北角塔
被震毁，九层神庙建筑群面
临墙体开裂及变形、披檐瓦
面 破 损 等 病 害 。（拍 摄 于
2015年10月）

右图：目前，东北角塔
与九层塔垮塌部分已修复完
成，九层神庙建筑群文物本
体维修基本完成。（拍摄于
2020年8月） 许 言摄

2020 年 8 月 12 日 ，
即将回国的许言拍下了
这张照片。他已经在尼
泊尔工作了7个月。

雨季的加德满都杜
巴广场少了熙熙攘攘的
游客身影。走近杜巴广
场的入口，就能看到正
在修复中的九层神庙和

“CHINA AID”（中国援
助） 标识。

九层神庙修复项目
赶在今年雨季前已经完
成了九层塔金顶的安装
工作，目前九层塔的脚
手架已部分拆落，项目
将于2022年竣工。

将九层塔塌落的 3 层修复后，工
匠们开始精心修复木斜撑。

木斜撑体现了纽瓦丽民族高超的
木刻工艺，匠人将守护神雕刻在斜撑
上，环绕着主体建筑形成一个“守护
环”，寓意抵御四面八方的恶魔。

许 言摄

中国文物专家遇到的难题

当我们第一次来到加德满都杜巴广场时，距离 2015
年的“4·25”大地震刚过去6个月。整个加德满谷地仍笼
罩在自然灾难的阴霾下。因为燃油供应不足，马路上等
待加油的车辆排起了长龙；位于首都市中心的世界遗产
——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上到处是断壁残垣，坍塌的废墟
中依稀能看到精美的木刻神像。

九层神庙建筑群位于加德满都杜巴广场入口处，作
为整个广场上最高的建筑，是尼泊尔人心目中的地标。
目击了九层塔倒塌瞬间的杜巴广场发展委员会工作人员
告诉我：“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烟尘四起，我们眼睁睁
地看着九层塔上部3层塌落到院子里，满地是砖瓦和木构
件堆积的废墟。”

中国工作队接手九层神庙建筑群的时候，情况十分
危急。西南角塔 （九层塔） 上部 3 层坍塌，东北角塔震
毁，建筑群面临墙体开裂及变形、披檐瓦面破损、木构
件缺失及场地排水不畅等问题。特别是东南角塔向主干
道方向歪闪约 30°，随时有倒塌的风险。披檐塌落使建
筑内部结构暴露在外，而尼泊尔夏季的暴雨总是半夜而
至，排险加固工作是当务之急。中国工作队立刻搭设排
险脚手架确保东北角塔的安全，同时将建筑露明部位进
行遮盖，防止暴雨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

正如项目负责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许言
形容的那样：“九层神庙建筑群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

人，自身建筑结构缺陷导致它本身就有基础病，又遇到
突发灾难造成了致命的创伤，震后的保护修复是一项高
难度工程。”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后，许言参加了世界遗产都江堰
内的二王庙修复工程，又将汶川震后文物抢救性保护的
经验应用在尼泊尔项目上。中国工作队应用三维激光扫
描、近景摄影测量等技术进行了现场勘察和数字化测
绘，综合掌握了建筑结构的老旧病损情况及破坏原因和
破坏程度。但是困扰中国工作队的一个问题是，地震给
建筑带来的损伤具有不可预见性，建筑内部实际震损情
况从外部是看不到的，只有“打开”才能知道。

针对九层神庙建筑群的残损现状与结构特征，结合
汶川地震之后对木构建筑抗震加固补强的经验，中国工
作队制定了保护修复计划。采取最小干预的原则，在建
筑薄弱节点加入可逆的柔性加固材料，这种“软连接”
的抗震加固方法得到尼泊尔同行的好评。

开辟第二现场 拼装倒塌的三层塔

九层神庙建筑群作为典型的纽瓦丽王宫，将尼泊尔
传统砖、石工艺，尤其是木刻工艺发挥到极高水平。对
中国工作队而言，学习好尼泊尔历史与宗教文化，才能
保护好九层神庙建筑群的“灵魂”。

木刻材料来自娑罗木。工匠如画家，每一刀都是笔
触，宗教内涵的“精气神”就在这方圆尺寸间。然而人
们可能想不到精美繁复的雕刻背后是怎样的艰辛。

九层神庙东面的小广场是震后临时存放木构件的场
所，附近寺庙塌落的斜撑、窗户等构件都堆积在这里。
面对堆积如山的构件，有条不紊地开展挑拣与分类造册
工作，对于中国工作队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九层神
庙的窗户大体分为3种，分别是排窗、盲窗和窗。每一扇
窗户动辄上百个木构件，在一大片木构件中挑选是一件
艰巨的任务。由于每一个构件都是纯手工制作，尺寸上
多少会有一、二厘米误差，有时候要配齐一扇窗户就需
要大费周章。”现场技术负责人周建国说，“修复九层神
庙前，我们首先要把九层神庙的木构件挑拣出来，再根
据结构与构件特征区分出哪一些构件是第七层的、哪些
是第八层、第九层的。然后每层再详细辨别，哪些是盲
窗、哪些是斜撑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依靠尼方专
家和木匠，并想办法收集地震前的照片。”为了保证修补
的老构件和新补配的质量，工作队拜访了谷地有名的木
匠家族，请来了曾经参与过帕坦王宫修复的工匠团队。

另一方面，九层神庙的拼装过程如同高难度拼图，
熙熙攘攘的杜巴广场游客如织，拼装工作难以施展。于
是工作队另辟战场，在尼泊尔国家博物馆的院子里搭起
一个棚子作为第二施工现场。木构件被精心包装运到国
家博物馆现场，在这里，工作队根据照片和图纸进行拼
装，原则上不影响结构的残损木构件尽量修补，减少新
构件的补配量。

“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体现，在于老构件使用的
比例上。替换新的构件虽然容易，但是历史信息却不断
流失。我们做修复工作，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原
真性。原则上除影响结构安全的构件，其余一律尽可能
修补老构件。”现场管理人员郭倩如说。

2020 年是尼泊尔旅游年，也是尼泊尔大地震五周
年。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修复工作带来了新的危机。
中国国家文物局和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高度关心
一线文物工作团队的安全与项目进展情况，指导现场部
署疫情防控方案；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心系中尼工作人员
健康，多次赴现场视察防疫工作安排。“木结构建筑最怕
的就是灌水。”许言说：“我们根据尼泊尔气候特征把握
施工节奏，既防止雨季的威胁，也要应对疫情暴发的风
险。所以必须赶在这之前把屋面的瓦全部上齐。”

目前，工作队已经在尼泊尔疫情暴发之前完成了文
物建筑露明部位如瓦顶、屋面的修复。九层塔的金顶业
已安装完毕，标志着九层神庙建筑群本体部分的修复工
作基本完成。如今，高高的金顶在夕阳里熠熠生辉，屋
檐下的风铃又迎风发出清脆的乐声。


